
祖国的“乐中筝
”应普及到海外

梁永安
在美国的纽约

、

旧金山
,

在加拿大的温哥华
、

多

伦多
,

在新加坡
、

香港 ⋯⋯学筝的人如雨后春笋
。 ’

原因在哪里

归纳一下
,

大概有 筝的音调古雅
、

情浓
,

易寄

托人的思念带回万里故土
。

学筝容易上手
。

人人都
知道“ 易识难精 ”,

但当一个人用个把小时就能学会单
用右手拇指弹出《虹彩妹妹 》的时候

,

内心是多么的喜

悦
。

港
、

台电视剧里那些才子佳人
,

弹起各样的筝

曲
,

使观众们对古筝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爱好
。

怎样才能进 一 步把祖国的“ 乐中筝
’

普及到海外

呢

就这个问题提出两点看法

筝曲的创作与改编

除了传统筝曲之外
,

近年出现了不少适合专业或

业余演奏的创作或改编的作品
。

专业方面
,

大陆方面

做得较好 业余方面
,

台湾做得较好
。

他们除了将大

陆的一些繁难筝曲
、

琵琶曲或民乐小合奏女以春江花月

夜 》等简化为普及筝曲之外
,

还把通俗歌 曲改编 为筝

曲
,

使学弹筝的人大大丰富了弹奏材料
。

这样又吸引

了大 筝的爱好者
。

我想这是台湾的古筝普及得快的

原因之一
。

我们欢迎《泪罗江狂想曲 随样的大型筝曲
,

但更

需要《纺织忙 》
、

《洞庭新歌 》这类普及小品
。

筝的制作

上海制造的二十一弦尼龙包钢丝筝
,

广受海外弹

筝者的欢迎
。

因其音色与外形 都很出色
。

但因它是

个庞然大物 一般小汽车都装不下
,

除非是美国产的

小汽车才能解决问题 在海外一些婚礼或喜庆日子
,

大家凑一些文娱节目庆贺一番是常事
一

经常是古筝独

奏最受欢迎
,

压倒了钢琴 提琴
、

吉他
、

独唱等节目

一些外国来宾
,

听《渔舟唱晚 》筝独奏
,

听得眼睛睁得

大大的
,

有的人舌头伸出了老半无坪维不尸去
。

台湾很流行 六弦筝
,

但其形体仍嫌太大
。

很多

人都希望古筝体积能吉他化 —便于携带
。

缩小筝的

体积而又保持其优美的音色
。

中国音乐学院的曹正教

授设计
,

张德亮先生制作的 六弦筝很好
,

可惜未能

大量生产 只有两个
。

一个在曹正讲过学的美国马里

兰大学里
,

一个在纽约我的家里
。

我的朋友
、

学生都

纷纷希望得一个这么娇小玲珑的娇滴滴 发音甜美
的小宝贝

。

其实
,

这小宝贝除了能演奏所有的传统曲

手之外
,

还能演奏《秦桑曲》
、

《洞庭新歌 》
、

《山丹丹开

花红艳艳 》等难度较大的作品
。

只不过后者作品 的最高

一个音要用左手按音来取得
。

因为它只 出现一两次
,

右手稍作改动就很好
,

基本上忠于原作
。

我相信曲作

者也不会对海外的筝爱好者提出什么非议的
、

在美国
,

一些不结婚的人
,

租一个单人房间
,

卧

房
、

书房
、

厨房同设 于一室
,

而且搬动的机会也大

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十六弦小型筝而不要廿一弦筝

最近
,

我设计了一个新的持小型筝姿势 不用筝

架
。

左边筝搁在一张普通凳子上 筝的右边平放在张

开的双腿上
。

右腿承受最多筝的底部面积
,

左腿作固

定作用
一

右脚踏上一个吉他脚踏
。

这样的姿势演奏

自然
、

大方
,

又方便

除了把筝缩小 还要把筝盒制作到刚好放得下整

个筝
,

另一个好处是不因松动而产生碰撞
。

以 上 几 点未成熟 的 意见 恳请 国 内专家们指

正

年 月在纽约

对老年 美术家
,

往往冠之以 ‘
大师

’、 ‘

巨 匠
’

对稍有

成就的 青年作者
,

则封之为
‘

天 才
’ 、 ‘

新星
’

等子
。

而

在分析具体作品 时
, 不 注 重研 究作 品 产 生的 社 会 背

景和 它 的 实际的 艺术价值
, 而 是 随意套用诸如

‘

笔 要精

湛 ’ 、 ‘

意境深邃
, 、 ‘形神 兼备

’

等等词 藻
,

甚至
·

划 时

代的 ’ 、 ‘

空前的 ’一 类字眼也时有出现
。

文风所及
,

仿

佛我们 的
,

美术家们 都 已成 为 艺术上 的
‘

完人
’ ,

他们 的

所有作品也都是无瑕可 指的举世
‘

珍品 ’了
。

这些 溢美

之辞的 堆积和套语的 罗列
,

时美术家是没有什 么好 处

的
,

只 能幕露文章的作者艺术素养的 贫乏和时 艺术 问

题的 浅知薄见
,

以 及令人侧 目的谈媚 询略的 文风
。

这种现象的产生
,

评论者 固然 要 负主要责任
,

但

间 某些 美术家缺乏 自知之明和 自重之心也 不 无关系
。

一 些 艺术家只 顾听顺耳之言
,

不 乐闻逆耳之言 更有

的 艺术家把 自己在 艺术上 的 成功寄希望于某些人的捧

场或 某名 人 为作品 所作 的序跋上
。

仿佛 不 如此 自己

的 艺术就永远放射 不 出 光彩 似的
。

但是
,

美术 史 已经

证 明
,

没 有哪一作品可 以 只 凭借 某些人的 吹嘘而 不 通

过社 会 实践 的 最后检验的
。

科学的 严 肃的文 艺批评可 以 促进文 艺创作 的健康

发展
。

而 华而 不 实阿议之 词 文 字只 能 室息艺术的 生机
。

郑板桥 曾经 写过这样一 副对联
‘ 隔靴搔痒赞何益

,

入

木三分 骂亦精
’ 。

这话说得 多精辟呵
,

我认 为很值得 某

些 评论者和 美术家深思
。 ”

在音 乐评论 中
,

这种吹捧之风利得如何 你们可

以 实事求是地加 以 衡量
。

我希望这股风 儿 不要吹 到你

们 编辑同志的 书桌上
,

还是你们 自己说过 的话 “ 多一

点 争鸣
,

少一 些吹振
”为好

。


